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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迁世移，新元渐呈。与冷战刚结束到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相比，当

前的世界格局具有若干新特点。首先，西方国家的全球影响力相对下降，发展中

国家的影响力提升。明显标志是七国集团从讨论全球政治经济文化议题的富国俱

乐部，变成主要聚焦政治与社会问题的西方大国论坛。经济议题被移除后，政治

议题难以达成共识，更无法操作化，社会问题重要性稍微逊色，这使得七国集团

受关注的程度大大下降，影响力因而明显减弱。 

其次，发达国家对全球经济的贡献下降，新兴经济体的贡献明显上升。典型

标志是，2008 年国际金融危机重创发达国家后，20 国集团从财长会议升格为领

导人峰会，成为国际经济合作主要论坛。其主要使命是：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

国家之间就实质性问题进行开放及有建设性的讨论和研究、寻求合作并促进国际

金融稳定和经济持续增长。许多金融、财政议题先在 20国集团会议上达成共识，

再提交相关国际机构落实执行。由于新兴经济体占多数，因此，他们的具体经济

主张，有些可望通过这一途径产生全球影响力，甚至成为国际经济规制的一部分。 

再次，全球化进程遭遇挫折，甚至出现了“逆全球化”趋势。关贸总协定与

世界贸易组织的主要任务是推进全球自由贸易，可旨在推进全球贸易的多哈回合

2001 年启动后迟迟没有大进展，2009 年后实际上已经被搁置。许多国家转而推

进区域整合，一些发达国家纷纷以“公平贸易”为旗号，推行贸易保护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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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中国的全球角色地位凸显。经济总量在全球坐二望一，贡献了全球经

济增量的三分之一。但在全球产业链分工中，整体上依然处于中下游，推进经济

全球化符合包括中国在内的新兴经济体的利益，也符合发达国家服务业、先进制

造业等行业部门的主张。和平崛起依然是中国的坚定信念与现实选择。 

在上述背景下，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

此后，习近平在一系列双边和多边重要外交场合多次强调树立人类命运共同体意

识，提出共建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巴基斯坦命运共同体、亚洲命运共同

体等，表明中国愿同世界各国共同致力于促进世界的和平、稳定、繁荣与进步。

直到 2015 年 9 月，习近平在出席联合国系列峰会期间，首次提出世界各国应继

承和弘扬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构建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打

造人类命运共同体，并阐述打造这一共同体的途径：建立平等相待、互商互谅的

伙伴关系；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

展前景；促进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构筑尊崇自然、绿色发展的生态

体系。 

可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一届中国政府提出的全球治理方案，

旨在打造政治、安全、经济、文化、生态“五位一体”的全球共同体。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国智慧 

各国都希望给世界打上自身的烙印，大国尤然，而且具有更大的可能性加以

实现。提出自己的主张是实现上述目标的第一步。各国的主张只能是基于自身的

经验与智慧。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既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也体

现了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建设文化的痕迹。 

文化包括两个不同：普遍性的成分与特殊性的成分。前者使得不同文化间的

沟通与共识成为可能，后者体现文化差异性并构成文化特色。中国传统文化的主

干是儒道释，分别处理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自身）内心的关系。儒家主张

的核心是“礼”与“和而不同”，彼此以礼相待的世界显然是一个有序而安全的

世界，奉行和而不同的国家之间、文明之间将互为伙伴而非敌人，发展都有自己

的空间；道家的核心理念是天人合一与道法自然；佛教的核心主张是因果、轮回、

修行，禅宗是佛教与道教结合而诞生的典型汉地本土教派，主张在入定中顿悟，
2 

ISP



实现见性成佛，即道法自然。因此，道家与佛教与生态发展具有内在的一致性。 

中国共产党在建国前的复杂斗争中，把来自西欧的马克思主义、来自苏联的

列宁主义，与中国国情相结合，创造性地提出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

的建国道路，“党的领导、武装斗争、统一战线”成为革命文化中的三大法宝。

而创造精神、构建统一战线在外交实践中具有特定的重要性。1980 年代确立了

“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党的基本路线，为此而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

交路线”在九十年代演化为全球性的伙伴外交，迄今已经与 67 个国家与 5 个国

际组织建立起伙伴关系。而五位一体的共同体建设意味着中国将在全球建立更多

的伙伴关系国，并希望各国协行此道。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文化主要建基于改革开放以来的经历，强调发展是

硬道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先富帮后富，最后实现共同富裕。对经济快速发展

过程中出现的贫富差距扩大、环境破坏等副作用，中国政府认为，发展中的问题

需要通过进一步的发展来解决，但对发展的内涵有了新的认知，意识到经济增长

不等于经济发展，经济发展需要促进社会发展，因而强调创新型的、包容性的、

绿色的发展模式。深切体认到构建与强化价值观体系的重要性，十八大提出了积

极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涵盖了国家、社会、个人三个层面，体现了中

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人类文明优秀成果。而提出“谋求开放创新、包容互惠的发展

前景”正是因为意识到发展依然是大多数国家的主要诉求，加上对自身经验的总

结。 

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的外交理念 

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外交理念，与西方的外交理念有着明显不同。世界

文化呈现多样性，没有孰是孰非或者高下之分，但有强大硬实力支撑的文化更容

易对外产生影响。西方文化在过去几百年里就是一种强势文化，以至于肇始于哥

伦布发现新大陆时期的全球化，在相当程度上被等同于西方化，二战以后，则被

一定程度上等同于美国化。无疑，西方外交理念主导下的全球化以及与之相关的

现代化，在多方面具有积极意义，但也存在明显缺陷：其一，民族国家体系的建

立，对于发展经济、推动国家现代化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也成为国家间冲

突的一大原因，并放大了国家间冲突的规模，两次世界大战就是证明。其二，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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督教（以及犹太教、伊斯兰教）所代表的一神论及其彼岸性，对于扩大族群规模、

强化族群的文化认同起到了积极作用，但也导致了不同宗教之间发生冲突的概率

与冲突的烈度上升，十字军东征是典型案例。其三，西方文化中的二元对立思维、

对法治的单一偏好，固然有助于深化人们对自然世界与人类世界的认识，稳定社

会秩序、促进商品经济发展，但也强化了人类世界与自然世界、以及人类世界内

部不同部分之间的鸿沟。这与外交理念有关。 

在西方外交理念的主导下，世界分为“我们”与“他们”，“我们”是进步的、

正义的、代表了普遍的价值观和人类的发展方向，“他们”是落后的、非正义的、

只能代表特定的价值观，因此，必须被“同化”到西方主导的世界中。这一点在

二战以前通过战争、殖民、传教等实现。在二战后这些方式或者不能用，或者不

好用，或者效果不佳，因此，“国际规范”就成了特别有用的手段：“我们”主导

建立一系列清晰的国际规范（国际制度、国际机构、“国际”成文法，辅之以“国

际习惯”法，以此规范、约束、引导“他们”的行动与利益诉求。对于不接受者，

则软硬兼施进行制裁、孤立、污名，乃至发动武力“惩罚”。这种外交理念并没

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导致了大量的冲突与局部战争。 

中国文化强调具有普遍包容性的“无外”，阴阳互相转化的辩证统一，以及

保持各自特色的“和而不同”，即没有“我们”与“他们”的鸿沟；中国的宗教

更偏向于此岸性、世俗性，因此常信仰多种神袛、让神袛服务于功利目的成为普

遍现象，对单一宗教的情感没有一神教教徒那么强烈，对于不同宗教的宽容度也

较大。中国的华夷秩序，以礼治天下，把天下分为五服，并不追求同化五服之众

实现“华夷同质”。道家思想中的“一（无极）”并不高于“二（阴阳）”，阴阳对

立并不绝对，可以互相转化。据此，不同文明可以坦然共存，人类命运共同体的

建设是可能的。同理，聚焦绿色发展、实现安全共享也是可能的。 

因此，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成员，是互商互谅的伙伴关系，可以共享安全，

不同文明间互相交流但不会同质化，没有高下之分。同时，这一主张也吸收了西

方文明对平等、正义、合作等因素的强调。可见，人类命运共同体所体现的外交

理念、所主张的世界治理方案具有相当的比较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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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缘起与影响 

1840 年以来，中国经历了天下体系崩解、从“中央帝国”向“现代民族国

家”转换的进程，这一进程艰难而漫长。从“大清帝国”到“中华民国”再到“中

华人民共和国”，解决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框架”这一问题，但在“如何与现

有国际体系兼容、发展自身、实现国强民富”方面，改革开放后才找到门道。在

融入世界体系的过程中，中国经历了三十年的快速发展，综合国力大幅度提升，

从而得以在 2008 年世界金融危机后，在全球凸显自己的角色地位。世界也期待

中国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大的责任。中国也具有了能力与意愿，在本地区与

全球治理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在和平时期，大国影响世界既需要硬实力更需要理念，一种能被外界接受的

理念主张，既引导自己的外交行为，也有助于向外扩展自己的硬实力。构建人类

命运共同体，是新一届中国政府不断予以清晰化的、对于未来世界秩序的主张。

中国政府通过自己的一系列外交举措，落实这一主张，增强这一主张在全球治理

中的作用，当然也希望这一主张成为一种能为世界所接受、产生浸润性影响的外

交理念。这一主张或理念几年来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影响。 

“一带一路”倡议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组成部分。在就目前而言，

中国属于“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但有潜力发展成为“综合性全球大国”。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周边国家与亚欧大陆无疑属于优先方向，这也正是“一带

一路”的主要实施领域。目前已经有 100 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与“一带一路”

倡议，40 多个沿线国家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协议，20 多个国家参与国

际产能合作计划。“一带一路”成为中国提出的全球影响力最大的倡议之一。 

建立新型大国关系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一个重要环节。毕竟，在一个“无

政府但有秩序”的世界里，国际政治依然受大国关系的强烈影响。而新型大国关

系所主张的“不冲突、不对抗、互相尊重、合作共赢”，是大国所能接受的。美

国是新型大国关系的第一试金石，奥巴马政府几乎不用“新型大国关系”这一表

述，因为对“互相尊重”这一点有保留。而蒂勒森国务卿近日在北京虽然没有提

到“新型大国关系”，却明确以“不冲突、不对抗、相互尊重、合作共赢”来界

定中美关系。这表明特朗普政府对“新型大国关系”的接受度高于奥巴马政府。

当然，确认这一点还需要更多的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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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也表现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2015 年气

候变化巴黎大会上承诺 203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2016年中美合作率

先批准《巴黎协定》，更是中国践行绿色发展、推动世界构筑绿色发展的生态体

系的典型案例，展示了大国责任。 

形塑人类命运共同体所面对的挑战 

中国在改革开放以来，集中精力谋发展，这是基于自己的发展水平与人口数

量，认为中国自身的发展就是对世界的大贡献，“改变自己、影响世界”是这种

主张的形象概况。而人类命运共同体作为一种构建人类未来命运的新主张，要被

全球主要国家接受，还面临不少挑战。 

首先，理论上的进一步完善。逻辑上的严密与内涵上的清晰事关理论的生命

力与影响力。命运通常指是某个特定对象在时空中转化的过程，包括“命”与“运”

两个成分，那么，共同体内“和而不同”的界限是什么？运是指发展、责任、利

益三者呢、还是也包括成员的安危即“命”？命运共同体是否是大同世界的现代

版？ 如何让因为宗教信仰、政治信仰不同的群体共处于一个关系到“命”与“运”

的共同体？这些都有待于进一步的研究。 

其次，实践中的操作化。要引领国际关系走向，有赖于具体的实践成就。发

展可以协同、责任可以分担，利益可以共享，不同宗教之间大规模的战争已经不

常见，但他们对基本人权都存在不同认识，如何就政治权利达成共识？如何就“命”

的内涵达成共识？ 

再次，中华文明是一种区域文明，其影响力主要限于中国及其周边。中国的

发展道路具有特殊性，中国也强调自己在政治价值观上的独特性，反对普世性价

值观。那么，如何构建一套系统的价值观，在阐述发展道路有效性的同时，与“人

类命运共同体”的主张协调起来？ 

总之，只要不折腾、不犯颠覆性错误，中国很有可能在 2020 年代成为全球

最大的经济体，以此为基础，中国将实现从“有全球影响力的地区大国”向“综

合性全球大国”的转变。这意味着中国梦的实现。“一带一路”“人类命运共同体”

等倡议的提出，显示了中国的自信与能力，既努力对自己、对世界有所作为，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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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不折腾、不犯颠覆性错误”的自觉。但这些宏大倡议的实现，依然面对一

系列理论与实践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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